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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拓展
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涵，为中国
海外利益的增长开拓了新的空
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进入新
阶段的标志。在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同时，如何更好地维系国际
关系？如何凸显中国园区及园区
内企业优势，走出“中国风”？从
而更好地打造“区域共同体”的概
念。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了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中国
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郭惠
民。

《中国企业报》：在“一带一

路”中，中国部分园区和园区内企

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着怎

样的角色？

郭惠民：在全球经济危机背
景下，世界经济动荡加剧，面对
国际上不同国家间的发展不平
衡，国内不同阶层、群体间的贫
富差距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反思曾经受到热烈追捧的
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新一轮“逆全球化”
浪潮袭来。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占整体中国海外投
资金额比例仍有很大的增长空

间。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和
亚投行的成立，中国企业大规模

“走出去”已成为一种“必然”。
现阶段，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正由初期的以能源及矿产为主导
的资源驱动型，转变为多元化技
术及服务型驱动。并购行业重心
也发生转移，由初期的以能源及
矿产为主导的资源驱动型并购，
转变为多元化的技术及服务型并
购。

《中国企业报》：在这样的情

况下，园区和园区内企业“走出

去”面临哪些风险？

郭惠民：“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的发展水平、商业规则、社会制
度、宗教文化、法律体系各不相
同，许多国家都处于敏感地带，内
外矛盾交加，政局动荡，战争不
断，这些因素都将对“一带一路”
的推进产生影响，使得该战略的
实施充满挑战与风险。

在这样的现状下，需要我们
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个方面的现状进行综合考察与
分析，深入了解中国企业在“一带
一路”建设中“走出去”所面临的
风险并重视防范，未雨绸缪，进行
有效规避。

据我了解和分析，当下已经
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有：

各国文化差异显著；中国品牌在
国外的认知度低；国外公众对中
国品牌的偏好度低；中国政治体
制与意识形态不被西方认可而导
致国外媒体及公众对中国企业的
负面态度；企业甚少与国外媒体
的有效沟通机制和主动沟通意
识；没有与国外媒体打交道的经
验与技巧；缺乏专门从事相关工
作的专业人才；不善与外籍员工
的沟通；可用于指导实践的相关
理论体系严重匮乏；在海外进行
危机管理风险更大、经验不足。
进一步研究表明，最突出的三个
方面风险可归纳总结为：地缘政
治经济风险、商业游戏规则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

《中国企业报》：面对最突出

的三方面风险，你认为可以通过

哪些有效的途径进行“规避”？

郭惠民：在全球化时代，当今
的国际关系都是地缘政治经济关
系，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
必定会遭遇相应的地缘政治经济
风险。在“一带一路”途经的沿线
国家之中，中国与一些国家存在
战略利益问题，甚至有一定程度
的冲突。其诱因包括来自国际层
面的大国博弈、世界经济震荡等
原因，也包括东道国层面的政治、
经济和法制原因。市场风险是任

何一种直接投资都会随时面临的
风险。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
企业面对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
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不稳定，可能存在财政赤字和债
务危机，所以市场风险也相对较
大。

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有
些企业因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而
遭到所在国居民抗议抵制，因员
工不同文化背景沟通不畅，产生
争议和隔阂，因内外部发展环境、
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发生变化，对
文化差异认识不足，无法很好整
合企业文化，导致投资失败，经营
困难，各类问题频显。

我认为，若想更好地实施
“一带一路”，需要避免与其他大
国产生冲突，建立相互之间的信
任关系。“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
多元文化，差异的存在是必然，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中必
将遭遇文化差异冲突的问题。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若想
要真正“走出去”，甚至“走进
去”，跨文化管理能力是对其一
大考验，这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企业报》：你经常在活

动、论坛和授课中讲述“区域共同

体”的概念，你认为中国园区及企

业“走出去”该如何更好地打造

“区域共同体”？

郭惠民：从最初来说，工业园
区的构建是一个“相对集中体”，
打通生产过程的上下游产业链，
很重要一点是“群居效应”，工业
园区在沿线国家的布局中一般与
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等于
有个集体的“通道”，便于更好地
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沟通，它
是一个“抱团取暖”的过程，可以
更好地抵御和防范风险。

当下的国际政治更多地会回
归到地缘政治的概念，“区域经
济”按照地缘政治的概念来说是
一条线，实际上它是有助于新一
轮全球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模
式”。

除此以外，提及“一带一路”，
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世界多元的文化，彼此
差异的存在是必然，而管理文化
差异，降低冲突风险，应加强文化
传播交流，大力倡导对话主义，以
通过对话沟通解决矛盾和摩擦，
增进人与人之间、社群之间、民族
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协同，以凝聚
最大共识，创建积极信任，构建合
作双赢的良好国际关系生态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

从有海无港的困惑，到综合大
港的崛起；从实际意义上的“内陆”
地区，到名副其实的沿海开放城
市，沧州渤海新区实现了“从大运
河走向渤海湾”的跨越。

港口实现跨越
纵观沧州发展，港口建设成为

一个举足轻重的时代元素。
在过去，虽然拥有130公里海

岸线，但是，因为没有港口，沧州
沿海区域一度被视为陆地的尽
头，成为苦海沿边、贫穷落后的代
名词。

1986 年 8 月，河口港建成投
运，作为全省第一个地方商港，第
二年吞吐量就达12.5万吨，并承担
起原煤炭部部分北煤南运的重要
任务。4年后，河口港扩建为3000
吨级码头。

机遇不期而至。上世纪80年
代初，我国在陕西的神木、府谷和
内蒙古东胜一带发现储量达2300
亿吨的特大优质煤田，年产量达
6000万吨，远期年产量可达1亿
吨，每年有4500万吨煤炭需要外
运。

而原有的大秦铁路作为西煤
东运第一通道已达饱和状态，急需
在渤海岸边建设一个年吞吐量在

1亿吨左右的大港。黄骅港被列
入8个比选港址之一。

拥有港口，意味着拥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为此，从河北省到沧州
地区，迅速聚合力量，确认了黄骅
建港的科学性。

这是带动业界“倒向”黄骅港
的一只巨人之手。加之在黄骅建
港地理位置适中、战略布局合理。
综合比选，建设沧州黄骅港最终赢
得了最多“选票”。

作为西煤东运第二条大通道
出海口，黄骅港的建设，给沧州、
河北乃至全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发展带来无限生机，也为沧州广
纳四海，实现跨越找到了新的支
点。

“港、产、城”
互动式发展
港口是龙头，产业是核心，城

市是支撑。早在综合大港谋划之
初，坚持港、产、城互动发展的思
路已经清晰。

世界港口城市的经验证明，
港口发展为产业和城市发展提供
坚实基础和优质资源；产业发展
为港口和城市发展提供充足的货
源和就业岗位；城市的发展又为
港口和产业的“进步”集聚起众多
人脉。

而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能

快速吸纳各种战略资源，优先获
取发达地区资源扩散力的惠及，
这必然产生“能量聚集”，从而带
动交通、土地、人力资源等优势要
素由“静”而“动”、由“散”而“聚”，
使经济运动周期呈凝聚性缩短，
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建设大港口，重要目的之一
就是培育临港产业，做大做强临
港经济。

经过几年的砥砺奋进，石油
化工、装备制造、电力能源和港口
物流为主导的四大产业齐头并
进，从龙头带动向集群拉动转变
的新发展格局业已形成。

在此过程中，通过对资源的
优化整合、对优势的认知挖掘，渤
海新区编制了循环经济实施方
案，围绕油、化、煤、盐、钢、水、电
等要素，形成上百个循环链条。
已经实施的海水淡化、浓盐水综
合利用等一大批循环经济项目，
有效地缓解了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的压力，构筑起高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投资密度、低耗能、低
污染、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现
代制造业体系。

依照“港口带动、港产联动、
突出特色、循环发展”的思路，实
行“一区多园”模式，实现港、产、
城协调联动，2020年，一个百万人
口的新兴城市将崛起于渤海之
滨。

“一带一路”园区
打造“区域共同体”突出产业重心

本报记者 周梦

“海洋时代”的渤海新区以互动谋发展
本报记者 汪晓东


